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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党员在哪里？”“全中国！”“不招就杀了你！”“杀了我一个，还有很多个，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广州市委负责人凌希天始终坚守革命信念、保守党的秘密，不流一滴泪，不哼一声苦，不透一个字，不低一下头。
1929年10月27日傍晚，广州市东华西路的冼必达斋正在“做头七”，现场哭声阵阵，哀乐长鸣。这时，一个黑影闪进后院，递给管家一张纸条，“凌希天于今日在第五军坟场被枪杀”。当夜，第五军坟场数个黑影晃动……
第二天，在这家新逝男主人的坟墓边，隆起一个无名无碑的小土堆。小土堆下，是时任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人凌希天。
凌希天，生于1900年，原名凌绍宪，广东省番禺县深井乡金鼎村（今黄埔区长洲街深井村）人。广州工人代表，1925年入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领导工农反“护沙”斗争，1929年5月任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人。1929年10月10日，凌希天在领导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不幸在广州西濠码头被捕，屡经严刑审讯而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护广州党组织。1929年10月27日，在广州东沙路（今先烈路）第五军坟场被杀害，年仅29岁。
舍弃安乐窝	投身工农群众

凌希天出身于富裕家庭，不愁吃不愁穿，有事业继承，为许多同龄人所羡慕。父亲凌伯静是《求是周刊》主编、广州报社记者，祖父经营药铺，家族搞小土地出租。1900年前后，凌家在当地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
然而，从小失去母亲的凌希天性格倔强，让父亲和祖父很是头疼。为了管制凌希天，凌伯静让儿子辍学帮祖父打理药房生意，凌希天却偏要当杂工，和工人打成一片。
“拿我的吃。”“穿我的外套。”“我的工钱你们分。”
与其他地主商贩一样，祖父药铺也常常无端扣工人工钱，管家稍有不顺就数落、暴打工人，工人累死累活，吃的饭菜却不如狗食。凌希天常当着祖父的面，拿饭给工人吃，送衣服给工人穿，还说自家不缺钱，把自己的工钱分给工人。
1918年夏天，一个店小二担心家里生病的娘，抓药时心不在焉，撒了点药渣在来抓药的同村地主婆身上，地主婆找凌希天祖父投诉，祖父便叫管家店法伺候。板凳摆好，店小二俯卧其上。眼看着管家的鞭子就要抽下去，凌希天突然一下扑到店小二身上，鞭子便抽到凌希天背上。
“疼吗？”晚上，祖母给凌希天擦药，眼泪哗哗地流。祖父和父亲直叹气：“你这个不听话的孬仔！”
“我就看不得你们欺负工人！”原本趴在床上的凌希天噌地一下起身，丢下一句“奶奶别哭”就朝外走。
18岁的凌希天跑到香港，先后在香港布铺和机器厂当学徒工。可是，在英国掌控下的港英政府非常歧视华人，工厂对工人、老板对工仔的欺凌、剥削、压榨比广州更残酷。在广州还多多少少能保护工友，在香港，凌希天自身难保。万念俱灰下，1919年，凌希天又回到广州，在家乡种田、种蔬菜瓜果、养猪养牛，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1922年下半年，彭湃在海丰县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给整个中国，尤其是相隔不远的广州带来很大震动。凌希天异常兴奋，“我们何不成立农会？”
于是，凌希天在祖父药店拿包药的纸，一张一张用米浆粘起来，做成长条横幅，上面写着各种发动成立农会的口号，放在凌氏大宗祠前挂起来。
“农会是贫民之会！”“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向地主宣战！”成立农会的壮举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凌希天晚上在自家花园编写口号、印制传单，白天到村里的戏台、祠堂、晒谷坪演讲，发动、鼓舞群众和伙伴发传单、喊口号。为了让乡亲相信自己的诚意，又打开自家粮仓，把粮食分给穷人。
凌希天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却激怒了当地地主乡绅。一次，凌希天演讲时，地主乡绅雇人往凌希天身上泼牛屎、淋人粪。
纵使头上、脸上、衣服上全是粪便，凌希天双手一抹，继续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
“成立农民协会！人民当家做主！”
地主乡绅拿凌希天没辙，威胁凌希天祖父和父亲：“如果再不管教，就把凌希天捆绑到官府严办。”
祖父让儿子管孙子，凌伯静想着如果把凌希天送官府，按凌希天的倔强，说不定连命都保不住，于是心一横，把凌希天锁在房间。
“你娘死了，你爹我还没死！从今天开始，不经过我允许，不许出门！”
晚上，凌希天的祖母给凌希天送饭，凌希天拉着祖母的手，“奶奶，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您就别让我费力弄坏窗户了，帮帮我吧！”
就这样，心疼他的祖母离开时故意没有锁门。当晚，凌希天离家而去。
祖母看着凌希天远去的身影，流着眼泪轻声说道：“我可怜的孙子，要是他娘在就好了！”
凌伯静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想起早逝的妻子、可怜的儿子不由得一阵心酸，他黯然地走近母亲，低声地说：“娘，由他去吧！”

加入共产党	领导农会闹革命

凌希天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不让贫下中农受欺压。逃离家乡的凌希天按照找党的思路，先后到佛山同和机器厂当学徒，在五眼桥一家洋灰砂厂当工人，1924年又转到石井兵工厂、小北飞来庙制弹厂当技工。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对兵工厂特别重视，分批派出杨章甫、罗绮园、彭粤生、杨匏安、杨殷等共产党员到兵工厂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他们广泛接触和教育工人中的骨干分子，积极活跃的凌希天被选为工人代表。当了工人代表的凌希天干劲十足，经常带领工人与厂长马俊超展开斗争，反对工厂剥削童工、压迫工人。两年多来，凌希天感觉自己离真枪真弹的一线革命越来越近，他异常兴奋，感觉曙光就在眼前。他不但自己积极参与工人运动，也十分关注家乡的农民运动。
1925年4月下旬，广州成立了番禺县农民协会，凌希天被选为协会候补监察委员。期间，凌希天在深井、仑头、黄埔、大石等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与地主乡绅展开斗争，在广州周边引起很大的反响。同一时期，广东省农民协会在番禺学宫举办农民宣传班，第一届农会主席彭湃来广州授课，凌希天在宣传班学习半个月后，大大提高了开展农民运动的组织能力。
1925年5月，凌希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要求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血债血还。6月25日，凌希天发动番禺几百人列队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取消田亩捐，发动农民向地主提出减租二成五。同年底，凌希天又与农运特派员韦庸之、王镜湖等同志，到禺东、禺南各地开展农民运动，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自此，广州的农民运动正式成规模的活跃起来。
凌希天经常带领革命伙伴到家乡宣传革命，以自家后花园为据点，发动群众干革命，拉优秀的人加入党组织。一天，在凌希天回到村庄时，有乡绅土豪向军阀报信。晚上，军阀政府派了一队人马悄悄来凌希天家后花园抓人，结果扑了个空。
明明在花园的，怎么就不见了呢？原来在军阀队伍到来之前，族长已把凌希天叫到祠堂边的一间小暗房。凌希天以为族长想通了，有族长保护，凌希天安心地研究起革命口号来。
“凌希天不除，村庄不得安宁！”晚上9点左右，随行的丫鬟小解，走到祠堂屋檐下听祠堂内有人讲话，丫鬟贴墙一听，是乡绅族长和村里几位有威望的长老在讨论凌希天。隔着墙，丫鬟没完全听清，但结论非常明了：为了全村安全，把凌希天浸猪笼。“少爷，快跑。”丫鬟急忙跑回来告诉凌希天。当晚，凌希天换上女装打扮成丫鬟的样子，悄悄离开了村庄。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为解除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宣布解除农民协会。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制造了血腥的“四一五”广州大惨案，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邓培、萧楚女、李森、李亦愚、何耀全、刘尔崧、张瑞成、熊雄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
1927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10月，广州市委工委开始在广州建立工人秘密武装。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震惊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广州起义给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也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无奈因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反革命联合进攻，寡不敌众，起义以失败告终。
广州起义期间，时任车夫工会领导人之一的凌希天，领导车夫们喊宣传口号、贴大字报、游行示威，不分白天黑夜地周转在广州各秘密联络处。为应对军阀追踪，凌希天分别以自己住处、家乡村庄、广州亲友家为临时联络点，经常开展一些秘密工作，并发动车夫以及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帮助运送枪支弹药。

组织南郊反“护沙” 舍身冒险救同志

1927年年底，凌希天调到禺东地区负责党的工作。
1928年1月，禺东地区成立中共番禺第四区委员会，凌希天被选为区委常委，并负责联系番禺县第二区的党员。
1928年5月1日，中共番禺临时县委成立，凌希天当选临时县委委员。在这期间，凌希天带领革命群众，组织并成功实施了著名的反“护沙”斗争。
“护沙”，就是地方官员和土豪劣绅勾结，在沙田地区搭建“护沙”炮楼、棚厂，派驻“护沙”队员，征收“护沙”捐，对沙田地区的农民实行打压、抢夺。农民协会成立前，每亩每年征收六毫大洋，农民协会成立后，农会带领农民摧毁了“护沙”设施，废除了“护沙”捐。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气焰嚣张，地主豪绅借势企图恢复“护沙”，还把征收“护沙”捐改由土豪竞投承收，捐费提高至每亩每年一元二毫。
5月7日，番禺临时县委在灵山贝召开了番禺一区农民协会联席会议，商讨反“护沙”斗争。5月9日，召开全沙田农民反“护沙”示威大会，凌希天是大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斗争大会上，各乡农民纷纷揭露了地主土豪勒收“护沙”捐的罪行。会后，凌希天带领群众一起动手拆除并焚烧“护沙”厂棚。为了防止地主土豪勾结民团和军队进行报复，凌希天等党的领导人又把各乡的农民自卫军改为农民护耕队，并组织了常备队，要求大家严阵以待，互相保持联系、互相帮助，提防敌人再破坏、再剥削、再欺压。
1928年6月，中共广东省党委批示：“番禺各区、南海之九区，统划归为广州市兼管，番禺县委取消。”原番禺县委管辖的党组织划分为广州市南郊区委和广州市东郊区委。1928年8月，凌希天被委任为广州市南郊区委书记。
南郊区委管辖范围很大，北接广州河南，南至榄核、灵山等地。自从“护沙”大会后，国民党番禺县政府到处张贴布告，严禁佃户抗租抗捐，要抓佃户拘案查办，派军警到各处“清乡”，逮捕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领导人。党组织被迫由公开斗争转为秘密斗争，凌希天与何秋如二人住在九沙贫农关北家，以关北家为据点，在横沙、榄核、深井、大山、官坑等地秘密活动，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做斗争，动员当地农民协会转移至外地，保护革命力量，积极与各处群众联系，大力从中发展党员，逐渐恢复、扩建、壮大党组织。
1928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姚常在广州被捕叛变，姚常带着国民党军警到各地搜捕共产党员，形势非常严峻。凌希天火速组织召集了隐蔽在榄核、顺德两地党的负责人冯德臣、黄泽南、何秋如等开会，研究应付办法，商量反制对策。1929年1月20日，冯德臣、黄泽南和梁少依三人到大生围开会，不料被姚常带领的国民党番禺县县兵和省警察局侦缉队共100多人组成的“清乡”队抓捕。
“无论如何，得救同志们出来。”经过多方打听，凌希天得知三位同志被关在仓边路的番禺县监狱。
凌希天决定独自进行保释、营救，“不到万不得已，不出动组织其他任何人，以免打草惊蛇”。
凌希天每次装扮成不同人物，与狱卒斗智斗勇，多次分别探监冯德臣、黄泽南、梁少依。
“你是谁？”第一次探监冯德臣，凌希天扮成一个有胡须的中年农民，狱卒上下打量凌希天，不屑地问。
“我是他乡下表哥，他娘前两天过世了。”凌希天眼眶一红，假胡须跟着颤了颤，眼泪汩地流出来，“他老娘，太可怜了！”
凌希天一边诉苦一边从口袋掏出银圆，“兄弟，行行好，看在老人的面子上！”
就这样，凌希天顺利见到了冯德臣。
第二次探监黄泽南，遇到了些波折。
装扮成老汉的凌希天，发白的头发、有褶皱的脸庞都很逼真，但他坚定的眼神却让狱卒感觉很熟悉，狱卒收了“门票费”后看了又看，终于放行了，但凌希天没走几步又被叫住。
“你，回来！”凭经验，狱卒应该是起了疑心。危急时刻，凌希天灵机一动，假装以为是狱卒嫌“门票费”给少了，直接拿出事先准备的银圆，往狱卒手里塞，“老夫下……下次，多……多拿点。”就这样，凌希天逃过一劫，顺利见到了黄泽南。
第三次探梁少依，凌希天差点把自己给暴露了。想过很多种装扮，怎么都觉得和前两次相像，最终，凌希天选择男扮女装。花外套，高衣领，披肩的长发上散发着刺鼻的香水味。“我是他的相好，他还欠我银圆呢！”面对狱卒的疑惑，凌希天腰肢一扭，妩媚一笑。“过吧！过吧！”狱卒不忍多看。凌希天交了银圆，转身深呼吸。“你，不对！”
在凌希天深吸气还来不及吐气的时候，狱卒忽然凶巴巴地说了一句，原来，接银圆时，狱卒看到一双粗大的男人手。
凌希天镇定地转身，对着狱卒娇俏地笑。“吃饭喽！吃饭喽！吃了饭换班！”这时，从对面走过来另一个狱卒，肩一搭，把查岗狱卒带走了。好在有惊无险，凌希天终于见到了梁少依。
事后，凌希天想起那天救自己的狱卒是原来罢工纠察队的队员。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罢工纠察队员和粤汉铁路工人等曾与反动军警激战，最后被镇压。一部分人无奈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但他们的内心还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所以那位狱卒才会对他施以援手。
就这样，凌希天用三种不同角色将冯德臣、黄泽南、梁少依三位革命同志保释出狱，并第一时间把他们送往外地组织，自己则坚守在番禺县委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宁死不屈	严守党的秘密

1928年年底，广州的党组织屡屡被破坏，部分的党领导人、党员在番禺面临危险，只得转移到外地。中共广东区委更是被迫转移至香港办公。广州被白色恐怖笼罩，很多意志不够坚定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提心吊胆，革命热情大大降低。凌希天克服种种困难，常奔走在各据点、党员和革命群众家，给大家鼓劲打气，“坚持就是胜利，正义一定在前方！”经过几个月努力，恢复了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广州各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又重新燃起。
1929年5月，凌希天到香港向中共广东区委请示工作，被任命为广州市市委负责人，同时也继续领导番禺县的工作。
1929年7月，凌希天组织禺南大生围附近几个乡的农民展开抗捐抗税的斗争。八九月又组织广州油业、缝纫、车夫等行业的待业工人举行了一些游行集会，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当时广州党组织的力量实在太过薄弱，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派党组交通员沈卓青与凌希天假扮夫妻，以广州长堤的小艇为家，秘密组织党的工作。
沈卓青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期间担任过广东妇女解放协会要职，曾随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四一五”广州大屠杀期间还与革命人士陈铁军共同营救过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1929年在大革命最低潮时期，沈卓青又义无反顾地来往于香港广州两地，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与内地党组织的交通员，是一位优秀的、经得起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凌希天与沈卓青这对革命“夫妻”，白天以“你撒网我装鱼、你把称我掌钱”的渔民夫妻日常生活模式相处，在水上、陆地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晚上，蜗居在小艇上，在星空下商讨革命事业、策划党组织活动。
“明天是难得的机会，咱们分头发传单、喊口号，把群众发动起来。”1929年10月9日晚，凌希天和沈卓青决定，趁国民党“国庆日”，国民政府单位放假，很多反动商贩关门休息，上街揭露国民党军阀混战、摧残屠杀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1929年10月10日，广州西濠码头，市民来来往往，凌希天和沈卓青一前一后走出小艇。凌希天头上裹着灰毛巾，一身渔夫打扮，但是那天的他，肩膀上挑的不是鱼，而是一叠一叠传单。沈卓青也是岭南渔妇的模样，粗花上衣裹在兰卡布的裤子里，挎着一个小竹篮，里面也是一叠叠传单。
凌希天在西濠码头卖力撒传单，高喊“打倒国民党动派”。这时，广州市警察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梁子光路过，听凌希天的声音很熟悉，便停下脚步，看了看凌希天，然后走到旁边的电话亭，拿起了电话。
就这样，凌希天不幸被捕了！同样是市委负责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对待姚常的审讯模式，妄图撬开凌希天的嘴巴，奢想通过凌希天这张嘴，再来个“抓捕大餐”。“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还有谁入了党？”“不计其数！”“你们为什么要入党？”  “为自由、民主、正义！”“其他党员在哪里？”“全中国！”
“你不招就杀了你！”
“杀了我一个，还有很多个，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反动派拿凌希天没办法，就采用各种酷刑，把凌希天捆在十字架上，
脱光衣裤，用皮带抽背、铁夹烫胸、钢针刺手指等残忍手段，打得凌希天遍体鳞伤。
“说不说，不说接着打！”凌希天“呸”的一口痰吐到反动派身上，“你打吧，共产党是不怕死的！”又一阵开打，一轮比一轮凶狠，一次比一次恶毒。凌希天多次被打得晕过去，反动派用水将凌希天泼醒又继续打，“说不说，说不说！”
“严守党秘密！保护党组织！”凌希天始终秉持共产党员的保密精神、坚守共产党员的革命职责，不流一滴泪，不哼一声苦，不透一个字，不低一下头。
国民党反动派对凌希天用尽所有酷刑后仍是一无所获，于1929年10月27日在广州市东沙路第五军坟场（今广州先烈路）将其残忍杀害。  在监狱目睹凌希天审讯过程、被他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的一位狱卒，在凌希天被捕的当晚，悄悄来到凌希天东华西路的亲戚家报信，并和凌希天亲友将其遗体偷运出来。就这样，在凌家祖坟上又多了个不起眼的小土堆……
凌希天的革命“妻子”沈卓青，在凌希天被捕后不久也被捕了，于1930年2月6日在广州黄花岗被敌人杀害。凌希天与沈卓青为了党的事业、保守党的秘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事迹理应为我们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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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长洲岛深井小学的凌希天烈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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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希天故居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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